
仿佛只是一转身，春节就到了眼
前，按传统习俗又到了掸尘的时候。

掸尘，有些地区叫扫尘，并且以腊
月二十四为“扫尘日”。笔者的老家在
海安西北乡下，掸尘并不限于二十四
这一天。记得童年时，进入腊月的下
半月，妈妈就开始准备掸尘了。她总
要精心选择晴好天，砍一些竹枝，自制
一把长柄的掸子。然后，把我赶在屋
外，自己则穿上旧衣服，头裹方巾，挥
动长柄掸子，对简陋的草房进行一次
彻底的清理。

庄稼人常年在田里穷忙，平时的
杂物、农具、盆盆罐罐之类的东西，难
得有空细细收拾，日积月累，墙壁很容
易布满蜘蛛网，角角落落里也会有不
少垃圾。妈妈尽管很爱干净，但房子
太差了，因此，每次除尘，屋子里还是
免不了尘土飞扬，她也变得灰头土脸，
让我几乎不敢相认。

一年一度迎春节，为什么家家要
掸尘？我对民俗有了浓厚的兴趣后，
总算有了一知半解：相传，古代有个三
尸神常在玉帝面前造谣告密，说人间
有人诅咒上天。玉帝大怒，要求查出
这些人，把罪行一律写在屋檐下，让蜘
蛛张网遮掩做上记号。除夕前，由王
灵官下界，按记号斩杀。灶王爷得知
此事，给人间透了消息，人们想出应对
之策：从送灶之日起，到除夕接灶前，
家家户户打扫房屋。除夕，王灵官下
界查看，找不到蜘蛛网和记号。人们
免除了灾难，却从此年年不忘掸尘。

传说其实是生活的曲折反映。当
然，在百姓心中，掸尘还寄寓了祓除不
祥的愿望：“灰”与“晦”、“尘”与“陈”谐
音，掸尘就是“掸陈”，也就是要把一
切“穷运”“晦气”统统扫除。

愿望总是美好的。让我难忘的
是，有人扫尘偏偏招来了“晦气”。市

文化馆王祥先生曾告诉我：“文革”高潮
中，生产队有个富农成分的青年妇女在
家掸尘，不小心，竹枝扎的“掸子”竟然碰
了墙上的毛主席像，有一根竹枝把主席
像的眼睛戳了个洞。遗憾的是，还没等
她换上新的“宝像”，有人来串门，发现后
就去大队革委会报告，青年妇女竟被吓
至轻生……这一幕把王祥吓得不轻。幸
好，党中央彻底否定了“文革”，拨乱反
正，改革开放。

腊月二十三过后，掸尘，又成了民间
的“传统节目”。不过，这时我已二十出
头，是家里掸尘的主角。为了把每一处
角落都彻底清扫干净，我总是选一个晴
朗的日子，先把屋里能搬的大件小件都
搬到门外，不能搬的，则用塑料薄膜、报
纸盖起来。自己戴好口罩，穿上旧衣，全
副武装，在家中从上向下，从东到西，大
扫特扫。一时间灰尘起舞，如薄雾在
飘。等尘埃落定，擦窗，门，家具，再挂起
浴帐，洗个热水澡。最后，换好衣服，放
眼屋内，窗明几净，焕然一新。顿觉神清
气爽。说来奇怪，掸尘之后，年味似乎就
真的来了。

又到了掸尘的日子，我问爱人：“咱
们约一位钟点工阿姨来掸尘，怎么样？”
一旁的老妈听到了，不以为然：“你们也
不看看，如今，房子这么干净漂亮，有多
少尘要掸啊，请啥钟点工？”

想一想老妈的话，确有道理。告别
了老屋，住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宅。家家
户户三天两头搞卫生，灰尘、蜘蛛网等根
本没有藏身之处。要过年了，依旧掸尘，
这也许只是一种文化传承，表达的是春
节将至的喜庆，是人们除旧布新的美好
愿望。我们家要不要沿袭传统的习俗，
继续掸尘呢？再转念一想，家里已经不
需要每年年前大动干戈搞卫生了，那么，
让我们多多关注自己的内在吧，掸去遮
蔽心灵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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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谁拜年

每年过完小年，岳父就开始忙
碌起来。一直到正月结束，这一个
多月时间，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年前几天，他会给他母亲以及兄弟
姐妹拜早年，而初八以后的日子则
给一些不太重要的熟人拜晚年。初
一到初八，当然是去拜访亲友圈中
的“贵人”。

平日里岳父是个极节俭的人，
买菜都是挑最便宜的，而且为了拿
到最低价，蔬菜有时一买二三十
斤。原本这些菜就已经是“处理
品”，一次又买这么多，一吃往往大
半个月，最后大多变质。这点着实
令人担心，我父亲也是这般操作，5
年前他患上结肠癌险些丧命，我们
一致认为二者之间有直接联系。我
拿父亲的“案例”劝告岳父，他被吓
着了一阵子，但很快又故态复萌。

岳父退休金不低，加之拿了多
年补差，原本不穷，何以过得这么
差？原因在于他觉得好钢要用在刀
刃上，他全年总收入，约一半以上要
用在拜年上。提出去的酒都是好几
百一瓶的，烟更是一千多元一条。
这些东西在平常人家里，会让人眼
前一亮，继而咋舌不已，然而放到富
贵人家客厅里就稀松平常了。人家
喝的茶都上万元一斤了。

我们两口子曾被岳父拉着去搭
人脉，去过一位富亲戚家。人家的
别墅客厅就层高好几米，虽然去得
还算早，里面已经挤满了人，几个长
沙发都早已被“霸座”。富亲戚家虽
然颇有几个人帮着招待客人，依然
忙不过来。岳父见状，自告奋勇想
当“服务员”，帮着端茶倒水，然而
人家不让，说您这么大年纪，怎么好
意思让您干这个。岳父很失落，悄
声对我们说还是“级别”不够，人家
没有把咱当自己人，所以不好使唤
咱们。

到了吃饭时间，几大桌人闹闹
哄哄，席间根本没机会和富亲戚说
几句话。岳父也就和人家的跟班喝
了几杯酒，跟班还几度不小心表露
出高度警惕，估计是担心岳父这个
远亲以后会抢走他们的差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岳父很
喜欢心灵鸡汤，每回垂头丧气“搭
脉”失败而回，都忘不了自我打气。
身边不少如岳父这样，一辈子践行

“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的人，到老
一无所获，并没见谁搞出名堂。

我们俩的拜年成本很低，也的
确没什么人脉，可是我们平日里心
里不痛快，很容易找个好朋友聊聊，
排解一下郁闷。岳父却常常和我们
感叹他越老越孤独。

拜年的行程安排能反映出一个
人的价值观。拜年本是亲情、友情
的交流，太“励志”不仅跑题，最终很
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阿紫
那个春节
没有春联
□刘亚华

迎接新年，门上贴起祈愿新年红
火顺遂的鲜艳春联，不由为之一振，心
弦被悄悄地拨动，小时候家中贴春联
的热闹场景，忽从心头清晰掠过。

春节将至，万里晴空下，街道居委
会组织的一干人敲着锣、打着鼓，还引
领着那些从周围巷弄中赶来的大人孩
子们，一起热热闹闹来到仓巷我家的
大门前。

因为我姨是军人，外公外婆又和
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家就成了“光荣人
家”。那时社会上崇尚军人的风气浓
厚，地方上每年在春节前给军属家庭
贴春联表新年祝愿便成了惯例。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多年一贯的
春联内容：上联——听毛主席话；下
联——跟共产党走；横批——光荣人
家。每到年末，只要巷内响起由远及
近的锣鼓声，我们小孩子就特别激动，
忙着向大人报告，还不忘小心地搀扶
着正放下手中活计开心微笑的外婆，
一步步从后院赶到前院，赶到大门
外。看着大门外一道道欢乐的目光，
看着春联在一阵安静中被小心翼翼地
贴上，看着门上“光荣人家”四个醒目
的大字，我们心头顿时热热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春联贴完，锣鼓声马上跟
上，又再次响起来了！

有一回，家里接到我姨从武汉发来
的电报，仅四个字：“东七回美”。我们兄
弟姐妹几个研究：这“东七回美”什么意
思呀？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大家七嘴
八舌讨论了半天，还是没有头绪，最后一
致决定去邮局问问。于是拿着电报，一
路小跑，一路欢歌，直奔十字街！

邮局接待我们的是位和善的中年柜
员，只见她拿着电报，仔细看了又看，又
低头想了会儿，然后笑着告诉我们：“应
该是乘东方红七号的轮船回……”我们
一听，顿时恍然大悟：姨姨名字中有个

“美”字，我姨乘的是东方红七号的大轮
船回来！

听大人们说，从武汉到南通，乘船好
像要三天三夜呢。接下来，我们每天和
大人们一起，数着日子，做着时间的减
法，盼着姨姨的归来。这天放学后，跨进
家门，感觉空气中仿佛氤氲着轻松喜悦
的气息。哦，终于，终于欣喜地看见了一
个熟悉的身影：青青绿军装、鲜艳红领
章，英姿飒爽；梨涡深深、笑意盈盈，感觉
好亲切、好帅呀！

人生虽有种种的回不去，但“有回忆
才是完美人生”。而每一段记忆，仿佛都
有密码，只要时间、人物、情感等组合都
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都将被重新唤起。
一经回忆，温暖如初，快慰犹在。

□陆爱平

光荣人家

每年春节，不识字的母亲都要
上街买一副春联贴在门上，在她心
里，只有贴了春联，才算真正过年。

那年腊月三十早上，母亲给了
我十块钱，嘱咐我上街买一副春联
回家。我乐滋滋地去了镇上，左瞧
右看，却被一个旧书摊吸引住了。

旧书摊上好几本书都是我喜欢
的，书不贵，两块钱一本。店主说要
把这些书全部卖了轻松回家过年，
否则不会这么便宜的。

我动了心，手里攥着那买春联
的十块钱，心想，留下六块钱买春联
吧，用四块钱买两本书。我左挑右
选，放下这本又拿起这本，很难抉
择。店主又在旁边煽风点火：“这样
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你买五本吧，
我送你一本！”

这下，我真的下了决心，拿买春
联的钱全部买书。于是我毫不犹豫
地拿出那十块钱，挑选了最中意的
六本书，喜滋滋地抱着回家了。

当然，那些书我没有让母亲看
见，我藏在草垛后面了。

母亲见我没买春联，很是失望，
又听说我把十块钱弄丢了，非常气
愤。她数落我：“这么大个人了，居然
连个钱都拿不稳，买个春联都指望不
上，以后还有什么事可以指望你？”

听着母亲的数落，我一点都不
难过，心里开心极了，用被骂换六本
书，太超值了。

那个春节，隔壁的人家都贴上
了春联，喜气洋洋的，唯独我家大门
上空空如也。母亲望着门，不停地
叹气：“没有春联的春节，没有一点
过年的气氛。”

但是那天晚上，我偷偷看书的
时候，太沉浸于书中的情节了，根本
就没发现母亲进了我的房间。

“书哪儿来的？”母亲大声质问
我。知道隐瞒不了她了，只有如实
回答：“钱没丢，买书了。”我本以为
会遭到母亲一顿责骂，哪知道她却
笑了：“买书好啊！你以后对我说实
话，买书绝对支持。”母亲说完，从口
袋里摸出二十块钱来，让我拿着买
书。母亲还对我说，她就是因为没
读书，吃了很多苦，让我好好念书，
争取考上理想的大学。我频频点
头，对母亲许诺：我一定不辜负她的
希望，争取在学业上取得成就。

因为有了书的陪伴，那个没有
春联的春节，我过得特别舒心愉
快。我也深深懂得了母亲的愿望，
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努力地学
习。如今，想起那个春节，心头依然
幸福满溢。

□夏俊山

掸 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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